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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的基础教育即将面临一次重大改革：经过修订的高中各学

科新课标即将颁布。 新课标将学校教育定位在“立德树人”的基础

上，把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学校教育，包括各学科教育的基本

任务。
何为核心素养？ 外语学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外语教育如何对

接核心素养？ 如何保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贯彻教学目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放眼世界，充分比较中国和其他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实践，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才能保证我国

的课程改革工作对接国家标准，融入国际潮流。
为了帮助广大中小学外语教师和外语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实

施即将颁布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同时为下一阶段制定义务教育阶

段的英语教学课程目标提供参考，我们收集、研读并分析了亚洲、欧
洲、美洲和大洋洲有代表意义的 ９ 个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共 １０５
部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及其相关文件，系统梳理了这些课程标准出

台背后的课程改革背景，详细评述了其中的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学
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标准、教学实施，以及包

括资源、政策支撑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措施。
本报告为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 ２０１６ 年度重点科研项

目的成果，希望能为上海市及全国其他省市深化基础教育英语课程

改革提供参考。 参与本项目的成员包括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

地的专兼职研究员、国内外高校的教师和硕博研究生，她们的具体分

工安排如下：何淑倩和朱彦撰写第一章“中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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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历时发展研究报告”（雷宇撰写第一章的附件 １“中国香港地区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告”，王蓓蕾和张蓓蕾撰写第一章

的附件 ２“中国台湾地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告”），朱
彦和金珉志撰写第二章“韩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

告”，夏媛撰写第三章“日本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告”，
安琳撰写第四章“新加坡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告”，王
蓓蕾和李阳春撰写第五章“芬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报

告”，唐晓磊撰写第六章“英国基础教育阶段 ＥＡＬ 课程标准研究报

告”，陈佳和黄瑞琼撰写第七章“美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

究报告”，周季鸣撰写第八章“澳大利亚基础教育阶段ＥＡＬ ／ Ｄ课程标

准研究报告”，姚雯静撰写第九章“新西兰基础教育阶段 ＥＳＯＬ 和外

语课程标准研究报告”。 此外，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博士生吴敬文参

与了本报告部分初稿的审读和校对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他们的热情

参与和倾力支持！ 同时，本项目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和外语界有关领

导和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也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项目周期等条件限制，我们没来得及对

某些国家或地区新近推出的课程标准进行评述，也未能将研究范围

扩大到更多的近年来在 ＰＩＳＡ 测试中表现突出的国家（如爱沙尼亚、
加拿大）和地区（如中国澳门地区）等。 编者希望本书能够引起广大

读者对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研究的兴趣，通过比较认识到我

国的中小学英语教育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挑战，反思自身的优势和

不足，从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改之路。

编　 者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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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课程标准是“由国家的公认机构制定并由国家权威管理部门批

准或核定的文件，是课程开发建设、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与管理的准

绳”（何玉海，王传金 ２０１５）。 英语课程标准是国家或地区制定和推

进外语战略的重要载体，是英语教育教学理念在国家或地区教育政

策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指导和实施英语课程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教育一线工作者、教材编写者、教师教育者，以
及教育评价者等教育主体开展工作的重要参考。

指向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教育事

业“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进入新世

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的生产方式、
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给我国的基础教

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的中小学生，也就是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的

栋梁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才能适应和融入不断变化的社会，应
该具备怎样的品质才能拥抱和引领未来社会的变革？

放眼国际，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着手规划或已启动新一

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即为研制学习者核心

素养框架，以及制定和颁布以核心素养为 ＤＮＡ 的课程标准（邵朝友，
周文叶，崔允漷 ２０１５）。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核心素养框架

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于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素养的界定与遴

选》（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简称为 ＤｅＳｅＣ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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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于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促进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美国 ２１ 世纪学习合作组织（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Ｐ２１）于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２１ 世纪学习框架》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澳大利亚于 ２００８ 颁布、２０１２ 年

修订的《澳大利亚核心技能框架》（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简
称 ＡＣＳＦ），新加坡于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和人才培养目标

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以及芬兰于 ２０１４ 版 《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中提出的 “横贯能力框架”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虽然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发布的核心素

养框架所涵盖的内容及其呈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其本质都是为了指

引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变革教育实践中不符合未来社会发展趋

势的因素，帮助学习者培养在未来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品质，从而为

所在国家未来经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我国教育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体系”的概念，并
且将“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及“修订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定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领域和主要

环节。 其中，研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模型是回答“立什么德、
树什么人”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而基于学科核心素养模型修订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是将“立德树人”教育目标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

具体要求的重要桥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教育部课题组发布“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模型以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

方面（如图 １ 所示），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
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

八个基本要点。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我国教育部正式启动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其

重要突破在于把学科的课程目标定位于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

养。 以英语学科为例，正在修订中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将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归纳为四个方面，即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

２



绪　 论

和学习能力（程晓堂，赵思奇 ２０１６）。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英语

课程标准的演变经历了从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双基目

标”，到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教育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再发

展到现今的“核心素养目标”。 每一轮课程标准的更迭升级都是国

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对教育政策进行的相应调整；是对我

国教育实践中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是
我国教育实践需求推动教育理论发展、教育理论进步反哺教育实

践发展的典范；也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者研判国际形势，开展国际

比较，总结国际经验并将其运用于本土实践的结果。 在当今的国

际国内新形势下，我们要深化英语课程改革，将“立德树人”教育目

标落实在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环节，必须先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和

分析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研制的英语课程标准，及其推

进实施英语课程改革的案例；从我国的教育实践现实出发，深入思

考国际经验中值得我们借鉴的要素及应当规避的问题。 进而为我

国的英语课程标准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此

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图 １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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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我国有英语教学史

以来至今共 ６０ 部英语 ／外语课程标准及其相关重要政策的发展及变

化，同时通过两个附件对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英语课程改革

和英语课程标准展开评述，这部分内容为全书的第一章；本书第二部

分，即第二章至第九章选取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国家，系统

评述其近年来英语学科课程的历史沿革及其英语课程标准。 课题组

在选取国家或地区时综合考虑了三个因素：第一，研究对象的可参照

度，如日本和韩国均为地处东亚的单语种国家，其语言政策和教育文

化氛围与我国的相似性较高；第二，研究对象的可借鉴度，结合近十

年来 ＰＩＳＡ 测试、雅思考试和托福考试的全球排名，选取全球范围内

课改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第三，研究对象的可代表性，课
题组选取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且其教

改实践和课程标准具有典型的区域教育特征。
全书除第一章中涉及课标历时梳理及评述部分的结构略有不同

外，其他各章基本采用统一的框架展开评述，具体包括：
（１） 梳理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近年来就英语学科开展的课程改

革状况，系统阐述其在英语 ／外语学科范围内所进行改革的具体理

念、改革内容和政策措施。
（２） 介绍和评述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近年来进行英语 ／外语课

程改革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社会、时代、教育及制度因素，以及这

些因素的影响。
（３） 对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英语 ／外语课程标准进行评述：

Ａ． 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
Ｂ． 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
Ｃ． 课程结构；
Ｄ． 课程内容；
Ｅ． 学业质量标准；
Ｆ． 教学实施，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水平考试、教材编写及

４



绪　 论

实施建议；
Ｇ． 其他特色突出之处。

（４） 对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在英语 ／外语课程改革上提供的资

源、政策支撑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介绍和评述。
（５） 结论和启示：反思国际实践，总结我国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中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或做法，以及应该避免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在确定人选和安排分工时充分考虑了研

究人员自身经历及其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教育和文化的熟悉

度。 譬如，参与撰写韩国课程标准评述部分的金珉志为在复旦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的韩国留学生，撰写日本课程标准评述部分的夏媛老

师曾经在日本留学、生活过八年，撰写新西兰课程标准评述部分的姚

雯静老师参与项目期间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参与

撰写中国台湾地区课程标准评述部分的张蓓蕾参与本项目期间正在

台湾学习交流。 作者们自身在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学习生活经历

使得她们对课标文本的体会更为深刻，解读更加独到。
当然，由于项目时间、人手和编者能力所限，我们未能对世界上

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的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进行研究和评述，未免感

到遗憾。 此外，我们在目前的课题研究中深刻体会到课程改革是一

项缜密的系统工程，离不开配套的教师教育、教学资源库开发和教学

评估改革。 我们在目前的研究中也看到，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

区及澳大利亚、美国、爱沙尼亚等国家在这几个方面均有十分值得借

鉴的经验和模式，但是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未能在此详细呈现相

关具体内容。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打开一扇窗，呈现一道风景，
从而引发大家对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研究的关注和兴趣。

参考书目

［ １ ］ 程晓堂， 赵思奇．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Ｊ］ ． 课程·教材·教法，
２０１６，（５）：７９－８６．

［ ２ ］ 何玉海， 王传金． 论课程标准及其体系建设［ Ｊ］ ． 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１２）：
８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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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邵朝友，周文叶，崔允漷．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国际经验与启示

［Ｊ］ ． 全球教育展望， ２０１５，（８）：１４－２２．
［ ４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Ｍ］ ． 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３．
［ 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Ｍ］ ． 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 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４．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 本 任 务 的 意 见 ［ Ｚ ］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ｏｌｄ．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ｓ７０５４ ／ ２０１４０４ ／ １６７２２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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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章基于我国有英语教学史以来所颁布的 ６０ 部基础教育阶段

英语课程标准或英语教育纲领性文件，通过梳理清朝末年（１９０２—
１９１２ 年）、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和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８ 年至今）四个时期英语课程标准的历史嬗

变，分析我国各历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的理念和特点，探究我国各个

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对英语教育政策及其国

家英语课程标准的影响，探究英语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英语教学

观的演变在我国英语课程标准中的体现，为新时期下深化我国基础

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１．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国外交流的日益增

多，中国作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

际准则、擅长国际交流的未来社会公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转型，全球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基

础教育的重要变革，我国也不例外，其最重要的体现在于课程目标要

从实现“三维目标”转变到发展“核心素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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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英语教育始于清朝，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新中国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历史的洪流中砥砺

前行。 展望未来、拥抱变化离不开回顾过去、审视历史。 在我国深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时期，我们十分有必要完整回顾我国基础

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的更替沿革，深入分析各个时期英语课程标

准的特点，汲取成功经验，规避失败风险。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

的发展脉络，认识各时期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的时代背景与显著

特征，为新时期下深化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
本研究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１） 自我国有英语教学史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小学英语课

程标准具有哪些特点？
（２）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经过百年探索和实践，有哪

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的英语教育和课程改革有哪些启示？

２．２　 研究对象

本文收集和梳理了我国自开办英语教学的一个多世纪以来

（１９０２—２０１６）所颁布的共 ６０ 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或具有

类似效力的纲领性文件（详见附录 １）；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清

朝末年 （１９０２—１９１２）、民国时期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新中国建设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和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８ 年至今）。

２．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以课程标准的六个核心要素为基本框

架，从课程背景，课程性质、基本理念和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

容，师资与教法，学业评价六个方面着眼，通过宏观分析和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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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我国四个历史时期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的突出特点。 研

究者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收集到的 ６０ 部英语课标文本进行编码和归

类，所用数据均经过两名研究人员①的核查，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数据

编码的准确性。

３． 研究发现与讨论

３．１　 清朝末年的英语教育（１９０２—１９１２）

３．１．１　 课程背景

２０ 世纪初，欧美列强依靠其经济实力称霸全球，中国则逐渐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加强与西方国家对话、解除内忧外患，清
政府开始改革学校教育、推广新学，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中开始出现

英语课程。 １８６２ 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英语教育正式诞

生。 这一时期，在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积极推进下，清政府以“中体

西用”的方针为指导，先后颁布三部中学课程文件（以下简称“三部

章程”），关于这一阶段英语教育的论述也将围绕这三部章程展开。
１９０２—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中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

制”）和《奏定中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正式将外语②列入中

学课程之中，并确定为必修课。 随后，清政府于 １９０９ 年颁布实施《学
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将中学课程分为“文科”和
“实科”，“文科”相当于人文社科，“实科”相当于理工科，我国中学自

此出现分科教育。 现代学制和分科教育的确立也为这一时期英语教

育的常规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３．１．２　 课程性质、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

清朝末年，随着外交事务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增加，政
府推行外语教育势在必行。 在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外语教育的

９

①
②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田慧肖和陈恒洁。
本研究主要涉及英语课程，出于和参考文献保持一致的考虑，作者在本文中也使用了

“外语”或“外国语”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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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和实用性被不断放大。 这一阶段的外语课程强调培养“临事

应用”（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２）的人才：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外语

教学储备语言人才，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计划通过提升国家的外

语教学质量来振兴和发展实业，加强与外商的沟通往来，改善外贸条

件。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０９ 年颁布的《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

科实科折》中开始出现分科教育。 外语教学注重从学生的志趣和需

求出发，关注其个性化发展，培养精专人才。

３．１．３　 课程结构

清朝末期的外国语科目均为必修，所涉及的外国语科目有日、
英、俄、法、德语五种。 三部章程分别提出“以英语为主”、“英语、东
语为尤要” （“东语”即日语）、“以英语或以德语为主” （课程教材研

究所 ２００１：１－４）。 可见，在五个语种中，英语、日语和德语更受重视。
但是这一时期的外语课程只在中学开设，小学不予设立。 １９０２

年颁布的章程规定外语学习年段为中学 １—４ 学年，自 １９０４ 年起扩

充至中学 １—５ 学年。 清末的中学学制为 ４—５ 学年，三部章程规定

的外语课程周课时数（单位：小时）分别为 ９，６—８，６—１０，占每周总

课时数的比例分别约为 ２４％，１７％—２２％，１７％—２８％（见表 １）。 其

中，１９０２ 及 １９０９ 年的外语课时数一度超过“读经”科，甚至取代汉语

占据了主体地位。

表 １　 １９０２—１９０９ 年外语课程结构特征（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８７－９８）

年份 标准 ／ 大纲名称
外语学习

年段

外语课周课时

（单位：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１９０２ 年

《钦定中学堂章

程 》 （ 壬 寅 学

制）

中 学 １—４
学年

９ 约 ２４％

１９０４ 年

《奏定中学堂章

程 》 （ 癸 卯 学

制）

中 学 １—５
学年

中学 １—３ 学年：８

中学 ４—５ 学年：６

中 学 １—３ 学 年：
约 ２２％

中 学 ４—５ 学 年：
约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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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标准 ／ 大纲名称
外语学习

年段

外语课周课时

（单位：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１９０９ 年

《学部奏变通中

学堂课程分为

文科实科折》

中 学 １—５
学年

文科：６

实科

中学 １—２ 学

年：１０

中学 ３—５ 学

年：８

文科：约 １７％

实科

中学 １—２ 学

年：约 ２８％

中学 ３—５ 学

年：约 ２２％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１９０９ 年中学课程中不但出现了文实分科，
而且 １２ 门中学科目按其对文科和实科的不同重要性，被细分为“主
课”和“通习课”，但是不论文科还是实科，都将外国语列为主课。 由

此可见，外语课程在这一时期的中学所有课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的。 此外，这一时期虽然只颁布了三部章程，但是这三部课程标准在

外语课程结构上也在不断调整和细化，晚清政府对外语教育的重视

可见一斑。

３．１．４　 课程内容

清朝末期的中学英语教学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尤
其是对写作和翻译能力的培养。 １９０２ 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在中学前

两年侧重发音拼字和书写，后两年侧重学习语法和翻译。 １９０４ 年的

“癸卯学制”在整个学习年段（中学 １—５ 学年）增加对话和作文练习，
更加注重学生说写等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但其主要目标是“讲普通

之文章及文法之大要”（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即以培养阅读和语

法能力为主。 １９０９ 年文实分科之后，文科在高年级（中学 ３—５ 学年）
增设了翻译和作文课程，授课内容更加全面，兼顾对学生翻译、写作能

力的培养，以满足部分文科学生发展的需要。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课

程内容更多地倾向于写作和翻译训练，学生的听说技能未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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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师资与教法

清末的外语课堂强调用外国语讲授，而且在外语教师的准入资

格上有着严格的规定。 １９０２ 年“壬寅学制”提出外语课堂“必用外国

教习”，“或以中教习之通外国文者副之”（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
即外国语课程必须聘用外籍教师，或配以外语娴熟的本土老师作为

助教，采用外教为主、中教为辅的教师模式。 除聘用外教之外，政府

也重视对英语师资的培养。 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下颁《停科举以广学

校》，废除科举制度，指出“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

师”（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９５），披露了当时师资匮乏的现状。
为培养合格的师资，“各省会多设师范传习所” （李良佑，张日昇，刘
犁 １９８８：９５），全国上下开办师范学堂，加强师资培养。

清末的外语教学倡导语法翻译法，侧重语法学习，将翻译作为教

学的基本手段。 从具体的教法上看，这一阶段的外语课程文件没有

规定具体的教学方法。 唯一明确提出教学方法要求的“癸卯学制”也
仅提出教法以“精熟”为原则，具体操作由老师“临时酌定” （课程教

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２）。

３．１．６　 学业评价

清朝末期的外语课程文件中没有提出明确的学业评价的方式和

标准，但是 １９０５ 年废除科举制度意义重大。 此举加速了我国近代化

进程的同时，为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近代新式学

堂的发展和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

３．１．７　 阶段性评述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内忧外患的局势

下，培养了一批翻译、外交等实用人才，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催生

了中国的英语教育。 这一时期的课标文件数量不多，但是意义重大。
未及施行的“壬寅学制”奠定了我国中学教育制度的基础，“癸卯学

制”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学校系统”
（郭三娟 ２０００：９９），外语学科也自此被列入我国法定的中学教育课

程之中。 《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开创了我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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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设置课程的先河。 然而，起步阶段的外语课程标准在师资、教法

等重点要素上还处于摸索阶段。

３．２　 中华民国时期的基础英语教学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３．２．１　 课程背景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新政府组建教育部，对封建教育进行全

面改革。 按照学制的更替，我们将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史划分为三

个阶段进行分析：１９１２ 年“壬子癸丑学制” （１９１２—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

“壬戌学制”（１９２２—１９３７），“战时学制”（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民国时期主

要颁布了 ２４ 部英语课程标准及纲领性文件，三个阶段颁布的文件数

量分别为 ８ 部、１１ 部、５ 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陆续颁布 ５ 部课程文件：《学校

系统令》、《小学校令》、《小学校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实施规则》，
以及《中学校课程标准》。 这 ５ 部课程文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学制系

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 １９１６ 年颁行的《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
规定“高等小学有条件的可以开设外国语” （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
６），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尝试将英语教学提前至小学学段。

１９２２ 年，“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颁布施行。 新学制采用美国

的“六三三”制 （小学 ６ 年、初中 ３ 年、高中 ３ 年） ，改学年制为学分

制，我国中学也自此被分为初中、高中两个学段。 这个学制除在“学
分制、课程设置及个别时期高中学制年限有所变动外”，基本沿用至

今（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１３５）。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日

本帝国主义大力推行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废除 １９２２ 年起采用的“六
三三”制，设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学习年限为

１３ 年，日语成为必修的“国语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

后区坚持抗战教育方针，遵循“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原则（李良

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１５６）；国统区以“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

针为指导，继续修订颁布课程标准，但是因为时局动乱，新的课程标

准很难被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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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课程性质、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

１９１２ 年“壬子癸丑学制”推行期间，政府对小学英语教育的重视

度较高，１０ 年内共颁布了 ４ 部小学课程文件。 这一学制下的英语教

育奉行实用主义，英语教学以掌握语言为中心，强调语言的实际效

用。 因此，这一时期的小学英语以培养简单的语言运用能力为主，学
生略通英语，达到“实用”目标即可（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６， ９－
１０）。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诞生的 １９２２ 年新学制，首次将

中学划分为初中、高中两个学段，各设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 在初

中阶段，学生只需掌握基础英语知识，培养英语学习兴趣；在高中

阶段强调发展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课

程标准从学生的学术需求出发，将教学目标锁定在内容和工具两

方面，以满足不同学生在“专业学术” （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３）方面对英语不同程度的需求。 这一时期的分级教育有明显的

实用主义思想倾向，但是对促进学生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推行的初、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与前一阶段的课程目标基本一致，高中课程逐渐开始强调培养

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化意识和家国情怀。 如 １９４８ 年颁布的《修订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风俗之

大概”，强调通过文化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及国际了解” （课
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７２）。 可见，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英语课程除

工具性性质外，又逐步增加了“人文性”元素。 国统区于 １９４０ 年颁

布《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英语改为选修课。 这是 １９０２ 年新

学制颁布以来，初中英语第一次被设为选修课程。 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教育部第三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初中英语课再次被列为必修

课程。

３．２．３　 课程结构

民国时期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均主推英语，但是地方从实际情况

出发，可选“别种外国语” （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５，７）。 １９４８ 年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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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丰富了学生所学语种，扩大了东

西方语种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印度语、韩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这个时期的英语课程结构总体呈现出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起

步早、年限长，英语课首次提早到小学一年级开设；另一个特征是灵

活，英语课程设置会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性别和学习水平的差异而

有所调整。
１９１６ 年起，小学英语起始学习时间可根据地方的具体实际情

况，提早至第一、二学年；中学英语学习的年限则逐渐增长，扩充至中

学学段的所有年级。 此外，这一时期中学英语课的课时安排与年级

高低、性别和学习程度相关。 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１９２９，１９３６，１９４１ 及

１９４８ 年，中学年级越高，英语周课时数越多。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中学按

照学生性别安排英语课时，男生多于女生 １—２ 个课时。 １９３６—１９４１
年，高中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高低，将学生分为甲乙两组，英语课时

有小组区别，乙组比甲组多出 １—３ 个课时（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１２—１９４８ 年外语课程结构特征（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５－７２；李良佑，
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１２４－２０４）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

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小学

１９１２ 年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 第 ３ 学年 ３ Ｎ ／ Ａ①

１９１６ 年
《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

则》
第 ２—３
学年

２ Ｎ ／ Ａ

中学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年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中学校课程标准》

第 １—４
学年

男

第 １ 学年：７

第 ２—４ 学

年：８

女
第 １—４ 学

年：６

男
约 ２１．２％—
２３．５％

女
约 １７．６％—
１８．８％

１９４１ 年
《六年制中学英语课程

标准草案》
第 １—６
学年

５ Ｎ ／ Ａ

１５

① 本书所有表格中的“Ｎ ／ Ａ”均指对应的课标文件中未明确体现该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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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

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初中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２ 年

《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

程标准》《初级中学英语

课程标准》

第 １—３
学年

５ 约 １４％—１４．５％

１９３６ 年
《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

准》
第 １—３
学年

４ 约 １３％

１９４８ 年
《修订初级中学英语课

程标准》
第 １—３
学年

第 １—２ 学年：３

第 ３ 学年：４
约 １１．８％

高中

１９２３ 年

《新学制课程纲要高级

中学公共必修的外国语

课程纲要》

第 １—２
学年

４ Ｎ ／ Ａ

１９２９ 年
《高级中学普通科英语

暂行课程标准》
第 １—３
学年

第 １ 学年：５

第 ２—３ 学年：４
Ｎ ／ Ａ

１９３２ 年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

准》
第 １—３
学年

５ 约 １４％—１５％　

１９３６ 年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

准》
第 １—３
学年

第 １—２ 学年：５

第 ３ 学年
甲组：５

乙组：８

Ｎ ／ Ａ

１９４１ 年
《修正高级中学英语课

程标准》
第 １—３
学年

第 １ 学年：５

第 ２ 学年

第 ３ 学年

甲组：５

乙组：６

甲组：６

乙组：７

Ｎ ／ Ａ

１９４８ 年
《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

程标准》
第 １—３
学年

５ 约 １８．５％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教育各界对于外语课时数过多的问题

讨论很多，教育部也会根据各地的反馈意见对外语课时数进行相应

的调整。 这一时期，小学、初中英语周课时总体减少，分别下降了 １
小时和 １—２ 小时；高中英语周课时增加了 １—３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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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课程内容

民国时期三个阶段的中小学的英语课程，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教学难易程度规定了一定的教学顺序和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围绕

语言知识点展开，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 随着实用主义思潮的

传播，以及受到国外英语教学理念的影响，我国英语教学从着重突出

读写能力的培养开始转向以听说技能的培养为主，坚持以听说为主、
读写为辅的全面发展原则，注重活用语言，重视语音训练。

１９１２—１９２１ 年，小学课标文件简略地归纳了外语课堂的教学内

容，规定以语音—单词短语—阅读—写作—语法的顺序学习。 中学

四年英语的教授内容及学习顺序是语音—阅读—书写—翻译—默

写—对话—写作—语法。 课程内容总体侧重语言知识，强调语音、写
作和语法。

自 １９２２ 年“壬戌学制”施行起，初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开始根据年

级不同，详细列出各学年学习内容，强调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及

书写能力，以及加深学生对文化事实的了解。 １９２３ 年颁布的《新学

制课程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外国语课程纲要》首次将修辞手法

列为高中学生最后一学年的学习内容。
１９３７ 年后，战时英语课程更加关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训练，英语

教学逐渐引入英语文学作品。 如 １９４８ 年修订的初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首次提出“认识英美民族精神及风俗习惯”（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６８－
７２），说明当时的教育界已经认识到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相较于清末，民国时期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课标文件对教学方

法、教材和语法项目的规定更加明确，并且在词汇教学目标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３．２．５　 师资与教法

民国时期，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本土英

语教师数量逐渐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这一时期，实用主义教育

思想在中国盛行，英语教学界开始提倡和宣传直接法，强调忽略母语

的原则，注重听说能力的培养。 如初中英语课标自 １９３２ 年起规定

“尽量用英语，少用国语，使能多得练习之机会，并能学得比较纯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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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２８－６８）。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间，民国政府教育部针对初中和高中共计颁布了

９ 部英语课程标准（初中 ４ 部，高中 ５ 部）。 这 ９ 部课程标准在教学

方法的规定上大致相同，教学总体围绕如何提升语言能力、如何合理

使用教学材料和如何激发学习动机三个方面展开。 相较初中，这一

阶段的英语课标更加注重学生阅读和写作技能的提升，以及语法知

识体系的构建。 如提出“用计时的方法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
“指导学生自批作文”，在语法学习过程中“利用归纳和演绎、逐步扩

充语法系统化”（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７－７２）。

３．２．６　 学业评价

民国时期的学业评价以终结性评价为主，但是课程文件中很少提

出明确的评价标准。 １９２３ 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外国语

课程纲要》要求学生的语言水平应可满足日常需要，但没有提出具体

衡量标准。 １９２９ 年公布的《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

普通科英语暂行课程标准》首次要求学生在语言、文字及文化方面达

到一定水准，并给出量化指标，学业水平评价趋于规范化（见表 ３）。

表 ３　 １９２９ 年初高中学生毕业最低要求（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７－２７）

评价项目 初　 中 高　 中

听说能力 能熟练掌握约 ３ ０００ 句日常话

语，其中包含约 １ ５００ 个单词、
５００ 个句式，速度为 ５ 个音节 ／
秒，正确率≥７５％。

能掌握简单的会话和演讲能

力，其中包含约 ４ ０００ 个单词、
１ ２００ 个句式，速度为 ５ 个音

节 ／秒，正确率≥７５％。

读写能力 能写下听、说到的文字，借助字

典阅读短文 （生字率为 ４％—
５％） ，掌握 ２０ 种实用文件格式

并书写，且正确率≥７５％。

能借助字典读报，记录演讲要

点，书写实用文体，且正确率

≥７５％。

文化了解 了解中英表达方式差异及英语

民族 的 文 化 事 实， 且 正 确 率

≥６０％。

了解英语表达系统及文化事

实，且正确率≥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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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３ 年，《新学制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外国语课程纲要》首次对初中学

生的英语词汇量提出分段要求，规定初中三年的词汇量分别为 ４００—
５００，５００，７００，总计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 词。 英语词汇分段要求自此产生并沿用

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间的中学英语课程词汇多来自于爱

德华·李·桑代克（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ｅ 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的《教师的 ２０ ０００ 词词汇书》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ｏｒｄ Ｂｏｏｋ）一书中的常用词汇表，占所学英语词汇总量

的 １／ ３ 或 ２／ ３。 从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初高中英语课标词汇量的发展变化（如
图 １ 所示）来看，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的中学英语词汇量要求先增后减，呈现出

倒 Ｕ 型发展态势：１９２９—１９３２ 年中学词汇量要求总体上升且增幅较快；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中学词汇量要求趋于稳定且达到最高值 ８ ０００ 词；自 １９３６
年起中学词汇量要求连续下降，至 １９４８ 年稳定在６ ０００词左右。 此外，初
高中词汇量的发展趋势在时间上有变化：以 １９３６ 年为界，１９２９—１９３６ 年

的初中词汇量发展趋势与高中基本一致；１９３６—１９４８ 年课标对初高中词

汇量的要求差异较大。 １９３６ 年—１９４８ 年间，１９４１ 年初高中词汇量要求出

现最大差距值 ３ ０００ 词；但从 １９４１ 年之后，初高中词汇量差距逐渐缩小，
在 １９４８ 年稳定于 ２ ０００ 词。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中学英语课标规定，学生高中

毕业时的词汇量应达到 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 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英语六

级至英语专业八级的词汇量要求。 可见民国时期中学英语课标中对学

生词汇量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图 １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 年初高中英语课标词汇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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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阶段性评述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的 ３０ 余年间，我国先后经历了临时政府、北洋

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次政权更迭，政府颁布学制的频次多、周期短，总
共发布相关文件多达 ２４ 部，平均每 １．５ 年颁布 １ 部课程文件。 英语

学科在这一阶段的中学教育中备受重视，在总课时中占的比重稳定

在 １６．０６％左右，“英语学时与国文总学时相等，有时甚至超过国文”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２０３）。

这一时期，政府在英语课程设置上出台了许多探索性举措，如尝

试根据学生的年级、性别、学习程度的不同确定课时数，对外语教学

的方法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并首次在课程文件中以较高的量化指

标正式颁布学业评价标准。 从师资队伍上看，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

无疑极大地保证了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这些因素都对我国外语

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与清朝末年相似，
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总体仍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固有

特征（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２０２），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多是照

搬德国、美国等的西方学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中国现实教育状况

的考察。

３．３　 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语教育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３．３．１　 课程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语教育迎来了调整发展的新时期。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 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 ８ 部英语课程文件，发布了 ７ 个意见通知，
讨论是否在初中开设外国语学科的问题。 １９６４ 年以后，我国颁行了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宏观规划了全国的外语教育，新建了一批

外语中小学校，重新确立英语为第一外语，逐渐打破了俄语“一统天

下”的局面。 我们以 １９５４ 年初中外语停授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来

讨论这一时期英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情况及课标制定情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 年，受“一边倒”外交方针政策的影响，全国范围内

出现了“俄语热”，俄语取代英语成为通用语种。 １９５４ 年，教育部要

求全国初中停授外语课程，高中外语课的周课时数减少至 ４ 小时，并
从高一年级起，将英语课程改为俄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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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俄语学习热度开始下降。
１９５６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提出“中学除开展

俄语教学外，还必须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
８８）。 自此，英语逐渐恢复其通用语种的地位。 虽然此后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英语教育受到冲击，但随着拨乱反正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
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迎来了新一轮发展。

３．３．２　 课程性质、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

总体来说，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外语教育深受当时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语学科（尤其是英语学科）的课程地位变化较大。 外语改革以“思政

教育”为统领，课程周期呈现出单一封闭、“师俄、扬俄”的特点（潘涌

２０１６：１３）。 从本时期颁布的 ８ 部英语课标文件来看，英语课程主要以

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应用为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和自学能

力”（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２０－１２５），主张为学生的进修打基础。

３．３．３　 课程结构

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中小学英语周课时数总体稳定在 ３—４ 个学

时（１９６２ 年之前，学时多以“小时”为单位；１９６２ 年之后，学时多以

“课时”为单位），并随着年级的增加而递增。 小学每周 ３ 课时，初中

为 ３—４ 课时，高中则为 ４ 课时（见表 ４）。 相较民国时期，这一时期

的英语平均学时比重有所下降。

表 ４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年外语课程结构特征（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７７－１０３；李良

佑，张日昇，刘犁 １９８８：２８３－３０８）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课时

或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小学

（试验）
１９６２ 年

《对小学开设外国语

课的有关问题的意

见》

五年一贯

制小学

４—５
学年

六 年 制

小学

５—６
学年

３ 课时 Ｎ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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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课时

或小时）

占学年总学

时的比重

初中

１９５０ 年
《中学暂行教学计划

（草案）》
第 １—３ 学年 ３ 小时 约 １０％

１９５２ 年
《中学暂行规程 （ 草

案）》
第 １—３ 学年 ３ 小时

约 ９．３％—
９．７％

１９５４ 年

《关于从 １９５４ 年秋季

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

的通知》
停授 ０ 小时 ０％

１９５６ 年
《关于中学外国语科

的通知》
第 １—３ 学年 ４ 小时 Ｎ ／ Ａ

高中

１９５０ 年
《中学暂行教学计划

（草案）》
第 １—３ 学年 ４ 小时 约 １３．３３％

１９５２ 年
《中学暂行规程 （ 草

案）》
第 １—３ 学年 ４ 小时 约 １２．５％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６年

《关于从 １９５４ 年秋季

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

的通知》《关于中学外

国语科的通知》 《高级

中学 英 语 教 学 大 纲

（草案）》

第 １—３ 学年 ４ 小时
约 １２．９％—

１４．３％

另外，在 ５０ 年代英语学科设置问题的探讨过程中，英语和俄语

的语种地位悄然发生变化，“第一外语先是以俄代英，后又从俄返英”
（胡壮麟 ２０１５：５２）。 根据这一时期推行的课程文件，各地教英语的

学校和教俄语的学校的数量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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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１９５４—１９５９ 年各地教英语的学校和教俄语的学校的数量比例分布（课程

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８５－１０１）

年份 政策性文件 学段 英语 俄语

１９５４ 年
《关于从 １９５４ 年秋季起中学外

国语科设置的通知》
初中 ０ ０

１９５６ 年 《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 中学 １ ／ ２ １ ／ ２

１９５９ 年
《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

的通知》
中学 ２ ／ ３ １ ／ ３

由表 ５ 可知，１９５４—１９５９ 年间，全国学习英语的中学比例逐渐增

加，英语重新获得了第一外语的地位。 此后，１９６２ 年教育部公布《对
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在四、五年级开设外国

语课，并正式将英语列为高考科目，英语课程的学科地位得到进一步

巩固。

３．３．４　 课程内容

受到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语课程内容较

少。 根据颁布的课程文件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小学英语教学以语言

知识和语言技能为主要内容，教学重点围绕语音、语法、词汇展开，同
时注重阅读、书写和英语学习工具书的使用（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
７７－１０５）。

３．３．５　 师资与教法

在师资方面，新中国建设时期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外语教师的转

岗安置和专业发展。 初中外国语停止授课期间（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年），为
妥善安置外语教师，政府争取使其“调任至其他学科、担当学校职员

或留职进修”（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８５）。 同时，政府在英语教师的

准入资格上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注重外语师资质量。 如 １９５９ 年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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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补充通知》提出“切实准备外

文师资，宁缺毋滥”，１９６２ 年《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

见》提出“要挑选外国语水平较好、发音正确的教师担任小学外国语

课的教学工作”（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０２－１０３）。
就教法而言，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强调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

语言能力。 如 １９５１ 年的《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特别强调

对高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提出高中二、三学年均应以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为重点，逐步培养学生的精读和快速阅读能力；１９５６ 年公

布的《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对高中英语教师提出严格的

教学规范，要求高中教师应严守教学原则、发挥正确的“监控”作用、
力图使学生“当堂理解、当堂巩固”（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８９）；１９６３
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规定“由字母入手，先学后

习”，“重视基本训练”，同时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 （课程教材研究

所 ２００１：１０９－１１１）。

３．３．６　 学业评价

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语课程以终结性评价为主，评价标准较

民国时期有所下降。 以词汇学习为例，这一时期的初中要求学生

识用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个常用单词，高中要求为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个，高中

阶段结束时学生的词汇量应达到 ４ ０００—５ ５００ 字，相当于现在的大

学英语四级水平。 相较而言，民国时期中学英语课标中对学生词

汇量的要求更高。

３．３．７　 阶段性评述

建国初期，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但是由于 ５０ 年代片面发展俄

语教育，取消初中英语课程，导致俄语人才过剩、英语人才缺失。 可

见，“制订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将当前的政治经济利益与长期的教育事

业的需要协调一致”，教育规划应科学、全面、均衡（胡文仲 ２００１：
２４５）。 要做好语言教育的规划，应结合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语课

程标准，全方位、多层次、协调发展，宏观协调外语语种在全国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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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避免再次出现语言学习片面化、极端化的倾向。

３．３　 改革开放时期 （１９７８ 年至今）

３．４．１　 课程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交流的增加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促进

了国内英语教育的发展，也为新时期英语课程改革提供了契机。
１９７８ 年以来，我国主要颁布了 １９ 部英语课程标准和相关文件。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先后经历了恢复期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发展期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年） 和调整期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Ｚｈｕ ２０１８），从文革结束时百废待兴的局面发展起来，到本世纪

初基本建立成了系统的、完备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英语课程

体系。
２００１ 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 教育部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３ 年颁布实施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 （以下简称《高
中课标（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以下简称

《高中课标（实验）》）。 自此，“小学英语课程以三年级为起点逐步推

进，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从 ２００５ 年全面实施，高中课程的改革实验

也于 ２００４ 年逐步拉开序幕，整个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改革与创新的新

时期”（王蔷 ２００９：５）。
２０１０ 年，政府颁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 （以下简称《课标 ２０１１ 年

版》）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王蔷 ２０１３：７）。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

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对深化课程改革做出具体部署，并明确提出“核心素养”这一重要

概念。 同年 １２ 月，教育部启动对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进
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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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课程性质、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课程目标不断发生变化。
教育观念由关注“知识”转向关注“学生”，英语课程目标也逐步走出

一条从“双基目标”走向“三维目标”又到“核心素养”的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初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中小学教学内容的核心，

英语教学坚持“以知识为本”，推崇以知识技能为核心的“双基”目

标。 ２００１ 年，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随后颁布的《高中课标

（实验稿）》）和《高中课标（实验）》两份课标文件均“凸显出过去从

未有过的对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目标的要求，这即标志着

课程的人文观的到来”（王蔷 ２０１３：７）。
在英语课程改革发展新时期，《课标 ２０１１ 年版》将英语学科性质

定义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提出“三维目标”，落实“以发展为

本”的理念，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注重学生的终身发展。
即将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将“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作为培养目标，着重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品格、
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４），以期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教

育要求。 学科核心素养将“学生应达到的素养作为课程标准的纲

领”，是学科和教育的有机融合，使课标形态从“教学大纲（双基）、内
容标准（三维目标）走向成就标准（核心素养）” （余文森 ２０１６：１２－
１３）。

３．４．３　 课程结构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英语课程结构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各学

习年段英语课程的开设起点和授课时数变化较大；其次，高中英语课

程逐步确立起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各地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从小学三年级或初中一

年级起开设；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间，各地只从初中一年级或高中一年级起

开设英语课（见表 ６）。 ２００１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

英语课程指导意见》，随后《高中课标（实验稿）》推行，英语课程正式

统一为小学三年级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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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英语课程结构特征（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１２０－５３９）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课时）

十年

制中

小学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年

《关于印发〈加强外

语教育的几点意见〉
的通知》 　 《全日制

十年制中小学英语

教学大纲 （ 试行草

案）》

中小学（８ 年）

中学（５ 年）

小学 ３—５ 年级：４

初中 １ 年级：５

初中 ２ 年级—高中 ２
年级：４

初中 １ 年级：５

初中 ２ 年级—高中 ２
年级：４

全日

制中

学

１９８６ 年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

学大纲》

初中 １ 年级起始的

高中 １ 年级起始的

初中 １ 年级—高中 ２
年级：５

高中 ３ 年级：４

高中 １—３ 年级：６

１９９０ 年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

学大纲（修订本）》

初中 １ 年级起始的

高中 １ 年级起始的

初中 １ 年级—高中 １
年级：５

高中 ２ 年级：４

高中 ３ 年级：５

高中 １—３ 年级：６

义务

教育

阶段

　

１９８８ 年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

日制初级中学英语

教学大纲（初审稿）》
初中 １—３ 学年 Ｎ ／ Ａ

２０００ 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

制初级中学英语教

学大纲 （ 试用修订

版）》

按不同情况分两级

要求：从初中 １ 年级

起学习 ２ 年的，为一

级要求；学 ３ 或 ４ 年

的为二级要求。

４

２０１１ 年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

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

以小学 ３ 年级为起

点，以初中毕业为终

点，并与高中阶段的

英语课程相衔接。

不少于 ８０—９０ 分钟

２７



基
础
教
育
阶
段
英
语
课
程
标
准
国
别
研
究
报
告

（续表）

学段 年份 政策性文件 英语学习年段
英语课周课时

（单位：课时）

高中

１９９３ 年

《全日制高级中学英

语教学大纲 （ 初审

稿）》
高中 １—３ 学年

高中 １ 年级：５

高中 ２ 年级：４

高中 ３ 年级：５

２０００ 年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英语教学大纲（试
验修订版）》

高中 １—３ 学年 １２

整体看来，这一时期英语授课时数先增后减，义务教育阶段英语

课周课时为 ４—５ 课时，高中为 ４—６ 课时。 ２０００ 年，高中英语每周授

课时数最长，达到 １２ 课时。
这一时期的英语课程均为基础课程，为促进学生多元发展，自

２００３ 年起，高中逐渐实行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方式。 《高中课标（实
验）》将设置选修课作为高中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目的是“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选择的余地和发展个性的空间，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跨学科学习，也为学生规划人生提供实践的机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０３）。 即将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

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开设必修、选修Ⅰ、选修Ⅱ三类课程，所占学

分分别为 ６，８，６ 分。 三类课程施行的具体方法有“成绩优秀且学有

余力的学生可提前完成必修课程和选修Ⅰ课程，获得参加高考的资

格”，“基础薄弱、需要补习的学生可适当延长必修的时间，确保达到

高中毕业水平”等，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不同学生的能力水

平和学习需要灵活安排”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

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１１）。
此外，外语语种数量不断增加。 ２０１６ 年的高中课程方案增加了

第二外语种类，提出学生可选“日、俄、法、德、西语等”进行学习。 中

小学开设多种外语这一举措有利于改善我国外语人才语种单一的情

况，同时也会大幅度提高大学非通用语人才的质量（文秋芳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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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课程内容

新时期课程改革以来，随着英语课程性质、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

的变化，英语课程内容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重大发展。 整体看来，
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和育人价值更加突出。

从内容上来说，新时期的英语课程标准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要求有所提高，更加强调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用于常见功能

和话题的语言形式的学习，注重对学生文化品质和思维品质的培养。
如在《高中课标（实验稿）》）中提出，后在《高中课标（实验）》和《课
标 ２０１１ 年版》中均得以沿用的英语课程目标结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课程目标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２：９）

在课程内容设置方式上，英语课程内容体系更加完善，课程灵活

度提高。 如《高中课标（实验稿）》、《高中课标（实验）》和《课标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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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均将学习内容划分为五大板块，即“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

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２：８），五大

板块各设内容标准，且根据能力水平九个级别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

标描述。 即将颁布的高中英语课程内容由“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
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六大要素组成（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１２）。 除“主
题”内容以外，其他五个要素均按照必修、选修Ⅰ和选修Ⅱ三类不同

的课程类型细分内容标准。

３．４．５　 师资与教法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为提高中学外语教师质量和数量，全国各

地努力开展在职和脱产教师进修活动，加强教师培训，提升师资水

平。 １９９０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
要求英语教师具备良好的素质，发挥示范作用。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
着基础教改的深入，师资培训途径及师资来源渠道得以拓宽，逐渐形

成了灵活的英语教师聘任体制。 教师是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提高的

关键（束定芳，华维芬 ２００９），《课标 ２０１１ 年版》指出，教师应“在实践

与反思中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适应英语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

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２：３２）。
就教法而言，２１ 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较好地体现了知

识与技能相结合的语言教学观” （程晓堂，龚亚夫 ２００５：６９）。 《高中

课标（实验稿）》提出九条教学建议，包括：

第一，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第二，关
注学生的情感，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第三，倡导“任务型”的

教学途径，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第四，加强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指

导，为他们终身学习奠定基础；第五，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发展他们跨文

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第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拓宽学生学习和运用英语

的渠道；第七，组织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第八，不断

更新知识结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英语课程的要求；第九，遵循课时安排

的高频率原则，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０１）

《高中课标（实验稿）》要求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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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共同基础；第二，鼓励学生

学习选修课程，加强对选修课的指导；第三，关注学生的情感，营造宽松、民
主、和谐的教学氛围；第四，加强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帮助他们形成自

主学习能力；第五，树立符合新课程要求的教学观念，优化教育教学方式；
第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拓宽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第七，教师要不断

提高专业化水平，与新课程同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０３）

《课标 ２０１１ 年版》对教师提出八个方面的教学建议，包括：

第一，面向全体学生，为每个学生学习英语奠定基础；第二，注重语言

实践，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第三，加强学习策略指导，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第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五，
结合实际教学需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第六，合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第七，组织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渠

道；第八，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努力适应课程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２０１２：２５－３２）

即将推行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对教师提出了

七条教学建议，具体包括：

第一，关注主题意义，制订指向核心素养的单元整体教学目标；第二，
深入研读语篇，把握教学核心内容；第三，实践英语学习活动观，促进核心

素养有效形成；第四，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学生学会学习创造条

件；第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第六，处理好

教、学、评的关系，达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目的；第七，不断提高教师专

业化水平，与课程改革同步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

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４４－６５）

３．４．６　 学业评价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 年的课标文件均采用终结性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
考试和考查是主要的评价形式。 １９９９ 年以来，我国的教育评价政策

逐渐由偏重“选拔”向注重“育人”转化（王洪席 ２０１６：３３），英语课标

中的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也更加科学。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英语课标进一步优化学业评

价方式，提倡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既关注学习结果，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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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习过程。 这一时期的课标文件要求教学评价“关注学生在教学

中的主体地位，注重评价方式的多元化，注重发挥评价对教和学的促

进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２；教育部基础教育

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 即将

颁布的新版高中英语课标则突出“核心素养在学业评价中的主导地

位，着重评价学生的发展与成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

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 ２０１６：６６）。

３．４．７　 阶段性评述

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来，我国的英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对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２１ 世纪基础

教育的课程改革见证了人们对于外语课程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从知识

观到工具观再到人文观的发展过程（王蔷 ２０１３：７）。 教育部不断根

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外语水平的新要求推出新的英语课程标

准。 随着课程标准的不断推陈出新，交际型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
自主学习、促学评估等顺应国际潮流的外语教学理念也通过语言教

育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得以推广和实施。 同时，素质教育、以人为本、
全面发展、立德树人等教育理念逐渐成为主流。 英语课程结构不断

优化，逐步实现多元化，采用选修和必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注重促

进学生多元发展以迎合多元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重视现代信

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但在新时期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国

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整体状况不能满足教育改革的需要”（李辉 ２０１１：
５０），新时期迫切需要提升中小学英语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梳理了我国英语课程标准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描述了当

前英语教育事业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和知识经济的浪潮，展望了未

来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素质的要求，对我国深化基础教育阶段英语

课程改革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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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尊重本土实践智慧，树立外语教育自信

我国是世界上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英语教育历时最

为悠久的国家之一。 纵观我国英语教育 １５０ 余年的发展历史，尽管

各个历史时期一直面临语言环境、师资质量、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的

各种困难，尽管我国的英语教学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

无法忽视的现实是：我国的本土英语教育能够培养英语造诣高深、学
贯中西的大师；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英语国家后经历短暂的语言

适应期便能很好地适应学业、生活、工作等交际需要，经过一定的训

练甚至能用英语撰写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参与高端政治类、经济

类及法律类谈判，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等。 这些都是我国英语教育事

业取得的光荣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国一代又一代外语教

育者的辛勤努力，离不开他们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和

实践所付出的汗水和积累的智慧。 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新的历史

时期，我们在制定外语课程标准等教育政策文件时理应怀有对本土

外语教育的充分自信，深入梳理、认真提炼广大英语教师、教研员等

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本土实践智慧，充分利用英语教育研究者对建构

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体系的学术贡献，将本土化的教育话题与国

际化的学科前沿结合起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对接

国际话语的英语课程标准。

４．２　 确定外语课程地位，完善外语课程结构

纵观我国英语课程标准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除去特殊的

历史时期，外语学科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

的位置。 以民国时期为例，英语周课时数在总课程中的比重曾一度

高达 ２０％以上，对高中生的英语词汇量最高要求曾达到 ８ ０００ 词，大
致相当于现在英语专业八级的词汇量水平，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不乏

学贯中西之士。 反观当下，社会上不时出现对英语学科课程地位的

质疑，声称“英语学习影响母语学习”，甚至一度出现“取消英语高

考”的讨论，这究竟是顺应还是悖逆历史潮流？
就课程结构而言，课程标准应注重协调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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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语人才的培养，在课程结构中合理配置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比例。
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外语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科学规划我

国的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培养，是国家安全及发展的需要”（束定芳

２０１２：６９－７１），不可随意“废弃”或“取消”。

４．３　 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在我国的英语课程标准发展历程中贯

穿着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者与国外教育界的对话和交流。 如清末、民
国时期的教育学制 “癸卯学制”和“壬戌学制”等，都是外国学制“中
国化”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英语课程改革理念也反映出我

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对国际上外语教学理论发展的把握，以及

他们的关于将国际先进经验运用到中国教育现实中去的思考。 因

此，修订课程标准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国际课程标准比较研

究，其中对三类国家和地区的英语课程研究尤为重要：一类是和我国

语言政策、教育现状、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似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及
地区（如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第二类是在 ＰＩＳＡ 测试中表现突出的

国家（如芬兰、爱沙尼亚、新加坡）；第三类是在 ＥＦＬ 教育上积累了大

量成功经验或形成特色做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 除了关注课程标准研制层面的工作，也应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

在实施课程标准、编写教学材料、开发教研资源库、培训外语教师等

方面值得借鉴的措施，从而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外语课程改革

之路。

４．４　 着力提升文化品格，致力增强家国情怀

回顾我国的英语课程标准发展史，提升文化品格一直在英语课

程标准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 １９２９ 年，《高级中学普通科英语暂行课

程标准》就首次提出英语学科应培养学生“研究外国文化的兴趣”
（课程教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２２）；就中国文化而言， １９４８ 年颁布的《修订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就将“激发爱国思想及国际了解” （课程教

材研究所 ２００１：７２）作为教学目标之一。 怀古思今，我国的外语教育

从来都是立足本土文化的教育，外语教育应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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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双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而不是一边倒的崇

洋媚外。 即将颁布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强调英语学习在“传播中华

文化、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中的重要性，并将促进高中

学生“深刻体会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爱国情怀”作为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

组 ２０１６：１）。 我们在外语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中，应注重人才自身文

化涵养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应以外语为工具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

桥梁，真正地“走出去”，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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